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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前的细节
———补记顾颉刚先生

郑 重

历史学家顾颉刚逝世之际， 我写了

《当他远行的时候》 为他送行 ， 刊登在

1981 年 1 月 7 日的 《文汇报》。
看望顾颉刚先生， 已经是三十六年

前的事了。 那一次去看他， 不是访问 ，
访问前我是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的， 那次

只是受朋友之托临时的看望， 所以毫无

准备。 说实在的， 顾先生也是我在计划

中 要 访 问 的 学 者 ， 想 和 他 谈 疑 古 的 问

题， 他曾经说过： “欲清扫战国而下之

蔀障， 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 ”， 当

时也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过， 他们当年读

书的时候都知道， 顾先生对商周以前的

历史表示怀疑， 有很流行的名言： “大

禹 是 一 条 虫 。” 还 是 在 “文 革 ” 期 间 ，
我对中国的考古已有浓厚的兴趣， 跑了

一些考古发掘现场， 夏之前的文化就引

起了议论。 我就想了解一下， 对众多考

古成果的出现， 不知道顾先生的史学观

念有什么变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我

虽然买到顾先生的 《史林杂识 》， 但他

的其他著作没有读过， 所以并不敢贸然

采访他。
1980 年 11 月 24 日， 我去看望的当

天晚上， 顾先生就住进医院， 从此没有

出来， 直到他病逝。 顾先生是因为感冒

发烧住进医院， 经过治疗， 病情有所好

转， 在病房里还能做些研究， 后来突发

脑 溢 血 而 病 逝 。 顾 先 生 病 逝 ， 我 很 伤

感， 就写了 《当他远行的时候———记著

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刊之报端。 因为是

新闻通讯， 不可能像副刊文章写出许多

细节。 三十六年的时光流逝， 这些细节

并没有忘记， 流动在我的脑海里或在日

记中， 现在还是抑不住地要溢出来， 流

在纸上。
那年冬天， 北京的雪下得很大， 我

在白石桥卫星研究院采访， 每天的采访

都作了安排， 11 月 24 日趁着没有采访

任务， 我去了顾先生南沙沟寓所。 当年

俞 平 伯 、 钱 锺 书 等 著 名 学 者 都 住 在 这

里。 我已经去过俞先生家多次， 对这里

的房子并不陌生。 顾先生家的客厅也不

小， 我走进客厅， 顾先生的夫人张静秋

忙里忙外在收拾。 顾先生在书房里， 书

房的门是关着的。 我在客厅等待， 看到

商承祚写的一副金文对联， 不懂金文 ，
我不知道对联的内容。 看书房的门， 只

见门上贴着会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条

子。 我知道这是提醒来访者要自觉遵守

时 间 ， 也 是 夫 人 用 来 保 护 顾 先 生 的 武

器， 我担心自己会被这武器打中。 书房

门开了， 我走了进去， 我又看到墙上贴

着 和 书 房 门 上 内 容 相 同 的 字 条 “五 分

钟”， 这应该是对顾先生的提醒了。
顾先生把我带去的那幅 《松鹤图 》

展开在书桌上， 很有兴趣地看着， 喃喃

地说着我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解放之

初， 顾先生在上海办大中国图书局， 出

版 教 育 挂 图 和 史 地 小 丛 书 。 顾 先 生 爱

才， 把初到上海的刘旦宅聘用到书局画

教育挂图， 承名世担任史地小丛书的编

辑。 顾先生所说的老朋友， 应该是这一

段历史。 顾先生说罢又把承名世的信看

了一遍， 信上写着笔者爱好书画， 顾先

生 就 要 笔 者 磨 墨 ， 准 备 给 笔 者 写 一 幅

字。 我刚要磨墨， 顾夫人走了进来， 对

顾先生说你身体不好， 还写什么字， 转

而对我下了逐客令： 超过了会客时间 ，
你该走了。

看看顾先生的表情， 他示意要我留

下； 再说像我这样当记者的人， 怎么会

轻易就被赶走呢。 我继续站在书桌边 ，
这样可以和顾先生聊天， 也可以看到铺

展在书桌上的稿纸写的内容。 在顾先生

的书房里听到的和看到的， 基本上都写

进这篇新闻通讯了。
当时我就想， 这也许是对顾先生采

访的开始， 需要和他有感情上的沟通与

亲近， 就对他说： 你很早就是我们 《文

汇报 》 的作者了 ， 我在 1946 年 《文汇

报》 副刊 《史地周刊》 上读到过 《宝树

园杂记》。 他说： 那是应王伯祥之约写

的。 徐铸成很开明， 学术副刊都是请报

社之外的学者主编。 我这时也壮起胆子

向他提出疑古的问题， “大禹是条虫是

怎么一回事？” 他说 ： “那是鲁迅给我

戴 的 帽 子 ， 从 此 许 多 人 就 一 叶 障 目 ，
封 我 为 疑 古 派 ， 其 实 那 只 是 研 究 中 的

一 片 叶 子 ， 不 是 主 干 ， 你 以 后 看 了 我

的文章就清楚了。” 刚说到这里 ， 他的

夫 人 又 第 三 次 走 了 进 来 ， 说 ： 好 啦 ，
以后再谈吧。

回到客厅， 我并没有立即离开， 和

顾夫人攀谈着。 她是徐州人， 和我的口

音一样， 也许她感到是一种乡音吧， 对

我并没有拒绝。 这时我认识了顾先生的

女儿顾潮、 顾洪， 还有顾湲， 她在内蒙

古插队还没回城。 顾潮介绍我认识她们

的大姐， 是顾先生和前夫人生的女儿 ，
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这天的日记

中我还写了一句 “采访最麻烦的就是遇

到秘书和夫人”。
顾先生逝世之后， 我就着手搜集他

的 资 料 ， 去 北 京 时 我 也 会 到 他 家 去 看

看， 顾夫人也向我谈了一些顾先生前夫

人病逝之后， 他们在重庆结婚的事。 顾

潮、 顾洪对我很热情。 这时顾洪还是顾

先生的研究生， 她带我去干面胡同的老

宅子看顾先生的藏书。 顾洪向我介绍 ，
这座四合院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住

宅， 他们一家住宽大正房， 两侧住的是

高士其和贺昌群， 张政烺住在后面。 后

来， 我在北京大学和张政烺先生谈过考

古问题。 顾先生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 ，
线装书较多， 顾洪说没有什么特别珍贵

的宋刊孤本， 都是常用的。 顾洪就住在

这里， 我曾多次来这里， 看了顾先生的

一些手稿和一部分日记。 除了顾潮、 顾

洪的帮助， 顾先生的助手王湜华也帮助

复印了许多资料。 那时还在大学读书的

我的女儿， 有时跟着跑来跑去， 她居然

写了一篇 《寻找顾颉刚》 的文章， 刊发

在 《文汇读书周报》。
读了顾先生 《古史辨》 二集的 《自

序 》， 我 才 了 解 他 的 疑 古 史 学 的 来 历 。
他说：

最使我惆怅的， 是有许多人只记得
我的 “禹为动物， 出于九鼎” 的话， 称
赞我的人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 讥笑我

的人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 似乎我辩
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
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 。 其实 ，
这个假设， 我早已自己放弃。 就是不放
弃， 也是我辩论的支叶而不是本干； 这
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
有什么关系的。

顾颉刚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学

术 假 设 ， 深 得 他 的 老 师 胡 适 的 赞 许 ：
“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 ， 胆子

更大了， 一劈劈到禹， 把禹以前的古帝

王 （连尧舜） 都送上封神台了 ！” 并称

《古史辨》 “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

的 书 ”。 几 年 之 后 ， 胡 适 对 顾 颉 刚 说 ：
“现在我的思想变了， 我不疑古了 ， 要

信古了！”
经过这样的学术思想梳理， 胡适的

学术思想在变， 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也在

变， 我逐渐地明确了要为顾颉刚写一本

学术评传， 主要讲他的学术思想是如何

衍变的。 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他的著作 ，
搜集他的资料， 访问他的学生谭其骧 、
杨尚奎和徐中舒 。 直到 1990 年 ， 我买

到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编著的 《顾颉刚

学术年谱简编》， 并在扉页上写了这样

一段话： “1990 年 10 月中， 由蜀入京，
忽 心 血 来 潮 ， 妄 想 作 顾 颉 刚 先 生 文 学

传 ， 随 去 三 里 河 南 沙 沟 拜 访 女 公 子 顾

潮， 又去干面胡同旧居访问女次公子顾

洪 。 23 日又去社科院观看颉 刚 先 生 藏

书， 数代书香集于一室， 以作颉刚先生

传之开端， 空口无凭， 立此存照也。 10
月 23 日晚于东便门灯下。” 东便门即文

汇报驻京办事处所在地。 后来读了李学

勤著 《走出疑古时代》， 仍然是以顾颉

刚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 更感到写顾先

生学术思想衍变这本书的必要了。
白首灯下， 伏案已经积累的一些资

料， 我在问自己： 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本

书呢？ 说不出原因， 心中有些愧疚， 也

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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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代 初 ， 我 在 美 国 留 学

时， 父亲从基隆太古轮船公司退休，
迁居台北东区的怡安大厦， 在敦化

南路与忠孝东路交叉口一带， 屋子

宽大舒适， 位置闹中取静， 向西是

顶好商圈、 中心诊所， 向东是延吉

小吃街、 国父纪念馆与联合报大楼，
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 十分适合退

休生活之开展。
自美返国在台北县新庄辅仁大

学任教的我， 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成

了台北人， 与父母同住， 美其名为

恪尽孝道， 实际上是图个吃住方便。
即使后来结了婚， 每天晚上， 还是

奉母命回家晚餐， 因为我们小两口

租住的新居， 就在百十来公尺之遥

的巷口， 厨房从不开火， 成了父母

在不远居的典范。
怡安大厦建于六零年代末， 是

台北最早的瓷砖贴壁四连栋七楼电

梯车库大楼， 拥有很大的一层地下

室， 在四周都是水泥洗石子的四楼

公寓中， 显得鹤立鸡群， 十分抢眼。
虽说是七楼， 但其地下室， 只做防

空避难使用， 大车库则十分罕见的

设在一楼， 必须使用外面的桥梯直

上二楼， 方可进入住家大门及电梯。
当时， 私家车还不太流行， 我住的

这一栋， 一楼内有四个车库， 外有

四格露天停车格， 只有一辆凯迪拉

克停在车库中， 主人假日开出来发

动一下， 又退了回去。 其他的车库

都仅仅用来堆杂物而已。 时至今日，
这些大车库， 早都改头换面， 成了

奇货可居的精品店面了。
1977 年端午节前后， 一天， 我

下课较早， 五点多就回到怡安大厦，
闲闲歪在客厅窗台 边 ， 翻 看 报 纸 。
忽然听到哗啦一下， 一个人拉开铁

卷门， 从一楼的车库走了出来。 我

定睛一看， 此人身着背心式无袖汗

衫 ， 短裤 ， 露出两 条 细 瘦 的 白 腿 ，
脚上倒是鞋袜整齐， 而且穿的不是

一般的塑料拖鞋， 竟是擦得贼亮的

一双新皮鞋 。 样子 非 常 古 怪 滑 稽 ，
好像童话插图里 “穿 新 衣 的 国 王 ”
一般。

更怪的是， 他像在散步， 但又

好像在行军， 头也不抬， 规规矩矩，
顺着车库前的停车 格 ， 勇 猛 度 步 ，
不疾不徐 ， 旁若无 人 ， 规 律 异 常 。
偌大个台北市， 他只取四格停车格

而行， 完全无视于几百公尺之外的

大千世界、 十丈红尘。
晚餐时， 我才听父亲说， 楼上

的杨子先生， 把车库里的东西， 暂

时寄放在我家车库， 因为有位朋友

来车库借住一段日子。 这位朋友不

是别人， 就是大名鼎鼎， 刚刚从绿

岛 ， 也 就 是 从 专 门 关 押 政 治 犯 的

“火烧岛” 放出来的柏杨先生。
1968 年 ， 柏 杨 因 在 《中 华 日

报》 家庭版刊载美国连环漫画 《大

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被认

为是有意暗讽蒋介石父子， 判处有

期徒刑十二年。 入狱七年后， 老蒋

过世， 柏杨获得减刑三分之一， 于

关押九年后， 在 1977 年 4 月回到台

北。 次年 5 月， 蒋经国上台， 柏杨

则早已搬出了车库， 成了当红的畅

销书作家， 而且还梅开五度， 闪电

把婚结了。
自从知道柏杨就住在楼下车库

后， 便常常在他散步时遇到， 次数

多了， 不免主动上前打个招呼。 此

后在门口相遇， 常常驻足聊上几句。
一次我客气地邀请他一起晚餐， 他

却告诉我说： 过去几年， 已养成五

点进餐， 餐后散步的习惯， 一时之

间也改不了， 在此心领了。
有一次， 我与他聊完天， 转身

上楼时又被叫了住， 他欲言又止地

说， 诗人作家实在是最危险的行业，
你们搞 《草根》 诗月刊， 要小心了。
距今两百年前 ， 浙 江 举 人 徐 述 夔 ，
就因 《一柱楼诗》 中有 “清风不识

字， 何必乱翻书”、 “举杯忽见明天

子， 且把壶儿抛半边” 的句子， 死

后还祸延子孙； 礼部尚书沈德潜也

因 《咏黑牡丹诗》 中的 “夺朱非正

色， 异种也称王”， 惨遭鞭尸。
我 那 时 正 在 研 究 沈 德 潜 编 的

《古诗源 》， 对上述文字狱的种种 ，
早已耳熟能详， 总以为是年代久远

的乾隆旧闻， 不想经柏杨这一提醒，
才意识到， 这也不过就是两百年前

的事而已， 在二十世纪中期， 仍然

是台湾活生生的真实。 我哪里知道，
柏杨一语成谶， 后来 《草根》 也几

乎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柏杨住车库的日子， 来探望他

的朋友不多， 记得他第三任妻子生

的儿子， 曾来看过他几次， 此外就

是数家出版社的老板不时出现。 半

年后， 他没打招呼就搬离了怡安大

厦。 当年 12 月底， 他寄来了编写多

年刚刚出版的精装 《中国历史年表》
二巨册一千三百多页， 体例与内容，
都很别致 ， 与正派 史 学 写 法 不 同 ，
立刻成了长销书， 重印再版了十几

次。 这部年表， 是他在绿岛被罚在

图书馆作 “苦役” 的成果。 他趁每

日整理图书报纸之便， 用吃剩的饭

粒， 把几张旧报纸黏成一块大硬纸

板， 充当书桌， 苦读勤写， 终于成

书。 我翻到 1777 与 1778 两年那页，
记的都是那天谈的文字狱史料， 读

来果然生动有趣。
七零年代末期， 正是我意气风

发的时代， 除了教书、 演讲、 画展，
还与好友组 “草根社”， 遥承徐志摩

《新月》、 周作人 《语丝》， 近续余光

中 《蓝星》、 痖弦、 洛夫 《创世纪》，
出版同仁刊物 《草根》 诗月刊， 准

备一新诗坛气象， 摆脱老现代诗的

晦涩难解， 另外开辟后现代的明朗

新天地。 当时响应加入的学生、 诗

人、 文友如张大春、 张国立、 纪蔚

然、 夏宇……现在都成了文坛名家

重镇。
其中诗人邱丰松， 也是最早的

成员之一。 他是台北一女中的国文

老师， 约在 《草根》 三月号时因投

稿与我相识。 下面是他寄给我的小

诗 《日子 一 叶 叶 翻 过 去 》， 妙 想 出

尘， 笔锋灿然：
日子一叶叶翻过去， 把我翻成

一部书
作者是上帝， 他是真正的天才，

鬼才

你们走过一条街是他的一句警策
二个礼拜一首十四行， 万人传诵
一个月每人都买他一本小书三

十页
站牌告示讣闻墓碑……的标点

你们不会使用

乞丐至君王的脚步奔跑走动都
是他的书写

写在大地写在天空有时泼墨作
画

风云的挥洒日月星辰的文字
他的作品永远不朽， 我是他的

杰作之一
记得初次相约见面那晚， 他骑

着大马力的黑色摩托车， 背后还趴

着一位长发及腰、 面如满月的女子，
呼啸而来， 真是名车美人， 春风得

意极了。 大家相见， 晤谈甚欢， 直

到临走， 他才不经意地介绍， 随行

而来的是建国中学的国文教师， 也

会写诗， 笔名孟梁。
因为我编的是月刊， 每期都紧

迫非常， 此后他们二位， 不时积极

参与 《草 根 》， 协 助 编 务 。 那 个 年

头， 在学校担任讲师的我， 夜间部

也要排课。 每到月中， 若是选送打

字行的稿子， 晚几天送来， 我便无

法抽出时间来剪贴排版， 月刊就要

脱期。 邱、 梁二人常自告奋勇， 晚

上径至我父母家的大餐桌上， 帮忙

编辑， 渡过难关。
不久， 邱丰松送来他的处女诗

集 《诗三十五》， 我没时间为诗集写

序， 但却为集子绘画设计封面并题

字， 他特别在书中扉页， 亲笔题诗

一首， 回报我的好意。 后来， 我发

觉他的近作， 忽然变得有些凄厉酸

楚， 其中大有蹊跷。 一问之下， 才

知道他正在闹离婚， 神情萎靡， 沮

丧不堪。
过了几个月， 一天晚上， 他忽

然飞骑摩托车， 大醉来到我家， 哭

闹呕吐一阵后， 不发一语， 头也不

回， 又骑车飙然离去。 好在当时台

北汽机车 没 有 后 来 那 么 多 ， 不 然 ，
后果凶多吉少。 从此邱丰松便在台

北诗坛消失了， 音信杳然， 再也没

有寄来新作发表。
不久我收到了柏杨寄来的喜帖，

上面， 新郎二字下印的是 “郭衣洞

（柏杨）”， 新娘： 张香华 （孟梁）。
因为事先答应到台中东海大学

演讲， 柏杨的婚礼我没能参加。 一

次 ， 遇到 《蓝 星 》 主 编 诗 人 罗 门 ，
他告诉我说孟梁原是跟 《蓝星》 已

故大老诗人覃子豪的。

《岭南荔枝谱》与莞荔
沈胜衣

清明时节， 朋友介绍去看一本古书

《岭南荔枝谱》。 虽然手头已有此书的当

代排印本， 但正好见到其卷三 “节候 ”
的 第 一 条 是 ： “清 明 宜 种 荔 枝 龙 眼 。”
以时日相合而心喜， 遂乘兴高价买下。

当然， 该书本身就极具价值： 这是

唯一仅存的专述广东荔枝的古籍， 有非

常 珍 贵 的 文 献 意 义 。 作 者 吴 应 逵 自 序

云 ： “荔 枝 作 谱 ， 始 于 君 谟 。 后 有 继

者， 要皆闽人自夸乡土， 未为定论。 岭

南旧有 《增江荔枝谱》， 著录 《文献通

考》， 其书不传。” 指出从宋代蔡襄 （字

君谟） 以来， 历代 《荔枝谱》 多属福建

人著作， 自不免夸赞他们乡土的荔枝 ；
岭南作为荔枝的故乡和重要产地， 却没

有这方面专著流传下来。 这位清代中后

期广东鹤山举人吴应逵， 为给乡邦荔枝

张 目 ， 广 搜 资 料 、 整 理 汇 编 ， “事 属

闽、 蜀者， 概从阙如”， 专门收集关于

广 东 的 记 载 ， 共 得 两 百 余 条 ， 分 “总

论”“种植”“节候”“品类”“杂事” 五部分

六卷， 成书于道光丙戌年 （1826 年）。
书后有同年南海谭莹 （他是本书覆

校者） 的跋， 赞 “其分门也当， 其纪事

也详”。 又有道光庚戌年 （1850 年） 南

海伍崇曜跋， 介绍他从吴应逵的家人处

取得书稿， 经过重新编次校对， 为之印

行。 这就是我购得的此书最早版本， 道

光三十年 （即 1850 年 ） 伍氏粤雅堂刊

印的 “岭南遗书” 本。 全书线装一册 ，
版框四周单边， 半叶十一行二十二字 ，
版心双鱼尾， 有象鼻， 黑口。 宋体字端

方硬朗， 古拙可人； “荔枝” 均作古体

写 法 “荔 支 ”。 （据 此 亲 见 的 初 版 本 ，
可 纠 正 日 本 天 野 元 之 助 《中 国 古 农 书

考》 关于作者序年份、 王毓瑚 《中国农

学书录》 关于卷数的记载讹误。）
对此书的评介， 彭世奖 《历代荔枝

谱校注》 的题解云： “本书的特点是以

编引历代荔枝文献为主”， 也夹注少量

作者自己的意见， 是 “现存唯一的广东

荔枝谱”。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

史卷》 有杨宝霖撰 《岭南荔枝谱 》 条 ，
谓全书 “引书 94 种 ， 资料繁富 ， 可以

说是清代中叶广东荔枝资料的汇编。 所

引资料均注出处， 态度颇为严谨。 唯所

引文献多有删节”。

得书之后， 恰逢东莞荔枝获得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 《岭南荔枝谱》 中有

些莞荔的记载， 特辑出以贺之。
最有价值的， 是卷四 “品类” 的一

条，引自徐 灿渤 《客惠纪闻》：“惠州荔枝味
酸， 树亦甚少， 至东莞渐多渐佳 。” 这

话虽短， 却是对莞荔的重要评价， 因为

苏轼的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

南人”， 可谓历来荔枝吟咏中影响最大

的名诗、 广东荔枝最响亮的招牌， 而该

诗的写作背景是惠州； 但在徐 灿渤 眼中，
惠州荔枝其实不如东莞。 徐是明代后期

人， 也写过详尽的 《荔枝谱 》， 由他以

亲身体验的 “纪闻” 来对比品评， 很具

权威性， 反映出莞荔产量质量之优胜 ，
历史地位之高超。

同样出自卷四， 所记述的广东荔枝

八十多个品种中， 有引自清初陈鼎 《荔

枝谱》 的两种：
“公孙， 产东莞 ， 每蒂一大一小 ，

土人呼为公领孙， 皮薄、 核小、 肉厚。”
“万里碧， 产东莞戴家园， 皮色碧

如中秋雨后天， 与叶色不同 。 味甘香 ，
肉润滑， 成熟皮色不变。”

二者一形态独特， 一皮色清雅， 加

上 肉 质 佳 味 道 美 ， 成 了 当 时 莞 荔 的 名

品。 “公孙”， 每个蒂上都有一大一小

两颗， 仿佛爷爷领着孙子， 那模样应该

很 萌 ； “万 里 碧 ” ， “碧 如 中 秋 雨 后

天”， 这名字和描写真美 ， 让人遥想那

种 颜 色 的 诗 意 。 可 惜 这 么 有 特 色 的 品

种， 现在已没有了， 托人询问老果农 ，
并查阅吴淑娴主编的 《中国果树志·荔

枝卷》、 广东省农科院主编的 《广东荔

枝志》， 均无迹可寻。
关于莞荔的流通交易盛况， 本书有

两 则 具 体 的 描 写 ， 都 引 自 清 初 屈 大 均

《广东新语》。

卷一 “总论” 的一条云： “南海、 东

莞多水枝， 增城多山枝。 每岁估人鬻者，
水枝七之， 山枝三四之。 载以栲箱， 束以

黄白藤， 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 腊岭而西

北者， 舟船弗绝也。 ……广人多衣食荔

枝、 龙眼， 其为栲箱者、 打包者各数百

家， 舟子车夫皆以荔枝、 龙眼赡口。”
清 代 广 东 荔 枝 的 商 业 贸 易 ， 以 南

海、 东莞所产的水枝为主 （占了十分之

七）， 是运往北方销售 （“鬻”） 的珍奇

特产 （“瑰货”）， 成了当时粤人的经济

支柱、 衣食所赖， 连运输业和包装业都

有成熟的、 大规模的产业链。
关于 “水枝”、 “山枝”， 是以前民

间对荔枝的分类， 近水种植、 夏至前成

熟的统称水枝， 靠山种植、 夏至后成熟

的 统 称 山 枝 。 但 其 实 东 莞 也 有 很 多 山

枝， 如桂味、 糯米糍等著名品种。
卷 六 “ 杂 事 （ 下 ） ” 的 一 条 记 ：

“东莞峡山西 （彭峡之西 ） 多居人 ， 荔

枝 林 郁 蓊 蔽 日 ， 有 高 楼 二 十 余 座 。 下

（舟 ） 贩 酥 醪 花 果 之 属 者 ， 交 错 水 上 ，
称水市焉。”

炎炎夏日， 荔枝林荫河风凉， 交错

的舟船卖 着 荔 枝 也 卖 奶 酒 （“酥 醪 ”），
这种如画美景、 消夏享受， 是东莞特有

的乡土风情 （杨宝霖 《广东荔枝小史 》
称此 “水市” 为 “他处所无”）。

这则记载所指的茶山， 当地资料印

证确有类似的水上 “果市 ”： 从前每年

的端午节前后， 每天清早， 农民用船运

载荔枝到固定地点与果贩交易， 非常热

闹 ， 日 日 如 是 ， 直 到 整 个 荔 枝 季 节 结

束； 又确有类似的风习传统： 旧时当地

村庄多在沿河筑起养鱼、 种禾的基围 ，
塘 基 围 壆 上 必 种 荔 枝 ， 成 熟 时 绿 叶 红

果， 霞光映水， 二三好友 ， 一叶扁舟 ，
泊于树下清谈啖荔， 其美不可形容， 其

乐不知人间烦恼 （《茶山果市与荔枝种

植》， 载 《耕读》 2015 年夏季号）。
最后， 《岭南荔枝谱》 还有一则并非

直接的莞荔史料、 但有点关联的趣怪故事，
是出自卷五 “杂事 （上）”、 引自唐人苏鹗

《杜阳杂编》 的： “罗浮先生轩辕集， 年过

数百而颜色不老。 宣宗召入内庭， 因语京

师无豆蔻、 荔枝花； 俄顷进二花， 皆连枝

叶各数百， 鲜明芳洁， 如才摘下。”
这位居于罗浮山修炼的唐代道士轩

辕集， 有说祖籍河南生于陕西， 但彭世

奖 《历代荔枝谱校注》、 李君明 《东莞

文人年表》 都记为东莞人 （后者并引相

关文献为证）。 据说他长生不老 、 身怀

奇术， 唐宣宗召见他问道， 他展示了多

番神迹， 以上是其中一种。 “豆蔻、 荔

枝 花 ”， 彭 世 奖 指 出 按 照 《广 群 芳 谱 》
的引文， 应为 “豆蔻花及荔枝 ”， 我认

为是合理的 （本文其他地方也多参考彭

氏这本 《历代荔枝谱校注》）， 即：
皇帝说起京师长安没有豆蔻花和荔

枝， 轩辕集随即就变出二者进奉， 明明

是万里之外的南方植物， 但那大簇枝叶

数 百 花 果 ， 却 新 鲜 芳 香 ， 像 刚 摘 下 一

样， 丰盛喜人。
虽然是神怪不经的幻术传说， 但那

画面倒可引发有意思的古今联想。
其一， “今” 的方面， 近年互联网

农业兴起， 电商平台的网售莞荔渐成气

候， 从前北方难以尝鲜的荔枝， 已能那

样 “俄顷” 送达， 让莞荔的美色美味广

布四方， 为更多外地人领略。
其二， “古” 的方面， 探究莞荔的

历史记述， 就像从往昔的枝头摘下一些

源头处的荔枝， 虽是琐碎陈迹， 却栩栩

如生， 供更多当代人回味。
———莞 荔 便 如 此 穿 越 时 空 ， 始 终

“鲜明芳洁”。


